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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梅尔维尔著作《白鲸》中的主人公以实玛利不仅是小说人物，更是小说的叙述者。

学界在研究白鲸小说中叙事特征时，较少关注以实玛利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心理状况对小说叙事特征的塑

造，因此文章结合运用创伤理论和叙事理论，分析以实玛利在幸存之后试图通过叙述来疗愈心理创伤却

最终未能成功的历程，丰富以实玛利人物形象，解读小说独特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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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hmael, the protagonist of American romantic novelist Melville’s book “Moby Dick”, is not only a 
fictional character, but also the narrator of the novel. When studying the narrative features in “Moby 
Dick”, the academics hav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Ishmael as the narra-
tor of the novel in shaping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novel.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rauma theory and narrative theory to analyze the unsuccessful process of Ishmael as the nar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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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ing to heal psychological trauma after surviving, in order to enrich the character image of 
Ishmael and interpret the uniqu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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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鲸》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的代表作，在作者生前并未获得赞誉，但自 1919 年后却被公

认为杰作，并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它讲述了在疯狂的船长埃哈伯的盲目指挥下，披谷德号追击白鲸莫

比·迪克最终船毁人亡，唯有以实玛利一人生还的悲剧故事。 
1980 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首次出现在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自此“创伤后应

激障碍”受到现代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创伤后应激障碍产生于直接经历或目睹创伤性事件，知晓创伤

性事件发生在亲密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身上，或者反复接触创伤性事件细节。具体来说有四种症状：“再

体验症状，即闪回与噩梦；回避症状，即避开可能引发经历记忆的人或情况；消极认知症状，如抑郁、疏

远、自责或记忆困难等；以及唤醒症状，如攻击性行为、过度警惕以及睡眠障碍等。([1]: p. 435)” 
以实玛利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曾与“披谷德号”的船员们一同在茫茫大海上

航行整整三年，追逐鲸影，搏击风浪。最终，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同伴们尽数葬身海底，唯有他一人幸

存，成为这段悲剧的唯一见证者。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论述了创伤的来源，他认为一个人“见证了

大自然的残酷可怕与人类力量的微不足道，随之而来的无疑是无力感，而心理创伤的痛苦就源于无力感。

([2]: p. 66)”依据小说中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应的叙事特征可以看出以实玛利在经历了这场威胁生命

的灾难事件后在叙述故事时也带着极度无助的感觉，失去了自我掌控力，这恰恰说明作为叙述者的以实

玛利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2. 《白鲸》叙事特征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2.1. 叙事停顿中的回避症状 

以实玛利在小说首页首行就表明了自己叙述者的身份，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曾经作为次要人

物在海上捕鲸的故事。小说在第四十一章“莫比·迪克”之前一直采用顺序叙事，故事情节按照底本故

事的时间有逻辑的持续发展。但自“莫比·迪克”这章起，主线捕鲸故事便开始碎片化地被切割。 
恰特曼曾从叙述学角度总结底本与述本时间长度变化的五种基本形式，即“省略为述本时间小于底

本时间；缩写为述本时间小于底本时间；场景为述本时间大于底本时间；延长为述本时间大于底本时间；

停顿也为述本时间大于底本时间。([3]: p. 106)”在譬如“莫比·迪克”、“白鲸之白”、“谈谈鲸鱼的那

些荒乎其唐的画像”之类的鲸类科普章节中，小说的主线剧情并未进展，叙述者以实玛利在叙述中使用

了停顿的叙述手法，这些章节虽然篇幅较长但和主线情节捕杀白鲸并没有关系，实质上的述本时间为零。

研究四十一章前的连贯叙事与四十一章后至结尾，鲸类科普与主线故事纠缠不清的不连贯叙事，可以看

出，以实玛利的叙述变化源于第三十六章至第四十章发生的情节，船长埃哈伯在船上众人面前宣布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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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鲸莫比·迪克，并让众人饮酒发誓猎捕莫比·迪克直至生命的末尾。捕杀白鲸莫比·迪克带来的结局

是船毁人亡，而埃哈伯提出要猎捕莫比·迪克为自己报仇就是一切灾厄的开端，作为叙述者的以实玛利

经历了这场灾难，他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心知肚明，在他的叙述中，披谷德号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

的覆灭而他却无能为力，因此他只能在自己的叙述中开始逃避更多地提及这场创伤性事件的细节。 
多数学者将《白鲸》中的鲸类科普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离题来拓宽小说主题。沃德(J. A. Ward)认为梅

尔维尔将事物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他断言“梅尔维尔通过隐喻和文学、历史和神话典喻来扩大主题的意

义，以此来更好地实现事物的统一性。([4]: p. 20)”但如果抛开作品的艺术效果，仅仅从创伤角度分析，

可以看出作为叙述者的以实玛利有意不一次性叙述完猎捕莫比·迪克以致船毁人亡的情节，而是在过程

中时常停顿，穿插入鲸类科普，就如同创伤心理治疗中无法一次性回忆完整创伤经历的受创者需要不断

停顿以获得勇气继续讲述。埃金(Paul John Eakin)认为，“这种叙事不连贯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

象征症状。[5]”这同时也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回避症状，即避开可能引发经历记忆的人或情况，叙

述者以实玛利多次停顿叙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逃避创伤。 

2.2. 自我抢话中的消极认知症状 

赵立衡曾提出“二我差”概念，该概念立足于叙述学概念，“叙述者‘我’与人物‘我’是同一个

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叙述者‘我’产生在后，在‘叙述现在’，而人物‘我’产生在前，在‘被叙述现

在’，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作为人物的‘我’的故事。([3]: p. 188)” 
小说开篇第一句“你就叫我以实玛利吧。那是有些年头的事了——到底是多少年以前，且不去管

他……([6]: p. 22)”就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确立了以实玛利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同时也说明了叙述中的

这个“我”，是人物以实玛利，而非叙述者以实玛利，二者间是有差距的。在小说前部分的章节中，多为

人物“以实玛利”的叙述声音，这个声音稚嫩、活泼，与后文随着情节推进，经历了船毁人亡的悲剧后逐

渐演变为叙述者以实玛利深沉、沧桑的声音不同。小说二我差的消弭并未遵循时间顺序，由人物以实玛

利的叙述声音自然而然地过渡至叙述者以实玛利，小说也并非严格区分前半部分只有人物以实玛利的声

音，后半部分只有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声音。 
整篇小说由经历了灾难创伤的叙述者以实玛利叙述而成，换言之叙述者以实玛利清晰明确地了解故

事的底本，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早已知道故事的走向，只有人物以实玛利受限制性视角影响，第一次经历

这个故事。“一个成熟的‘我’作为叙述者当然有权力也有必要对这成长过程作评论、干预和控制。([3]: 
p. 188)”因此在小说前半部分，人物以实玛利逐渐结识船上的同伴们，从他的视角描写同伴，以及看待船

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叙事者以实玛利会短暂夺过人物以实玛利的话语权，以成熟的以实玛利的视

角进行评论干预。在小说第十三章，人物以实玛利介绍船上的同伴们的时候，与人物以实玛利叙述声音

不符，略显抑郁消极的话语声音突然出现，“从那一刻起，我让自己像海贝似的吸附在季奎格身上；嗯，

直到他最后一次纵身入海再也没回来。([6]: p. 80)”人物以实玛利在还未经历这场灾难前，本不应知道季

奎格的结局，但叙述者以实玛利侵入人物以实玛利的话语，不同于人物以实玛利原本轻快活泼的话语声

音，以低沉阴郁的语调点明季奎格的死亡结局。预言人物结局的能力会拉大以实玛利与小说中其他人物

的距离，以实玛利就像是处于不同维度世界的存在。频繁出现的叙述者以实玛利以忧郁苦闷的人物底色

增添了人物以实玛利的疏离感。 
叙述者以实玛利不仅在故事开端中预言与小说叙事时间进程不符的人物结局，在叙述自我时也抢占

人物以实玛利的话语权，提前告知读者自己的结局，“至于其他的人，切莫过于责怪斯德布。这类事在

捕鲸业中是司空见惯；你往后读下去，还会看到我本人也落到了被抛弃的地步。([6]: p. 430)”叙述者以实

玛利突兀抢占人物以实玛利的话语权，以一种自暴自弃的姿态讲述自己被抛弃的结局。独自生还对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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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玛利来说并非幸运的象征，而是被抛弃的诅咒。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之一即为消极认知症状，如抑郁、疏远、自责等。在普罗大众的认知中，生

命是美好强大的，能够继续活着就是生命对个体最美好的祝愿，但在以实玛利看来，从灾难中生还，只

是将他与船上的同伴们阴阳分隔的恶毒诅咒。这也能够看出以实玛利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持续受到创伤

的影响，叙述者以实玛利变得消极阴郁。在叙述者以实玛利频繁夺过人物以实玛利话语权力时，叙事者

以实玛利的话语声音阴郁愁闷，与人物以实玛利开朗活泼的人物性格相比，无处不显出消极认知的症状。 

3. 以实玛利失败的创伤疗愈之途 

3.1. “为何是我？”——“先知化”的以实玛利 

赫尔曼曾指出：“创伤患者在疗愈创伤时必须面对的一个无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因此创伤

患者必须重建一个新的信念系统，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自己会承担不该受的痛苦。”([2]: p. 294)作为披谷

德号上唯一一位幸存者，以实玛利目睹了同伴们一个个被海水无情淹没，自己也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孤

独漂泊一天一夜才被救起。以实玛利亲身领悟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力，心中充斥着对大自然

的恐惧、同伴离世的悲伤以及自己独自被抛下的彷徨。唯一的幸存者在以实玛利看来并不是一件幸事，

从他的话语中“它回过头来寻找它失踪的儿郎们，结果只是找到了另一个孤儿。([6]: p. 586)”能看出以实

玛利认为自己独自在灾难中存活只是成为了一个孤儿。这场灾难与他的独自幸存便是以实玛利创伤的缘

由。为了治愈自己的创伤，叙事者以实玛利试图建构一个与底本故事不同的新叙事，在叙述中合理阐释

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人，他的方式是在叙事中利用叙述技巧将自己“先知化”。依照叙述

者以实玛利的叙述逻辑，区别于普通的船员，正是因为自己是先知，具有预言的能力，因此他才能在这

场灾难中成功幸存。小说中反复提及的约拿与以实玛利是对照关系，约拿在接受了自己是先知的命运并

向上帝虔诚忏悔后，被上帝从鲸鱼的肚子里解救出来，以实玛利也因为接受了自己作为先知的身份，所

以在众人与披谷德号同归于尽之时幸运逃生。约拿的先知身份在小说的一开始就被读者所知，但以实玛

利的先知身份却隐藏在文中并未直接说出，二者身份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以约拿的先知身份暗喻以实玛

利也具有先知能力。同时因为约拿是被上帝宽恕并解救，因此以实玛利的幸存也是上帝的意愿。 
赵毅衡认为“事件在主要叙述线索上应有的位置之前叙述，则为预述。([3]: p. 121)”“预述可以造成

情节推进中的伏笔，有一种吉祥或不详的预兆意义，暗示了命定观念。([3]: p. 206)”在小说第九十三章的

开头“在遇上那法国船之后不几天，有一件顶顶紧要的事发生在披谷德号的水手中顶顶无足重轻的人身

上。这事十分可悲，其结果正好为这条有时喜欢寻欢作乐近乎疯狂而其实命运已经注定的船提供了一条

活生生的、始终如影随形的预言，预言等待着它的可能将是某种船毁人亡的结局。([6]: p. 426)”，还未真

正遇上白鲸莫比·迪克并与它交战，便提前讲出这艘船的命运是船毁人亡。同样在第一百二十五章，以

“披谷德号这艘气数将尽的船在这次航行中漂流在海上至今已有好长时间了。([6]: p. 530)”开头，也预

先叙述了披谷德号的悲惨结局。小说中叙述者以实玛利时常抢夺人物以实玛利的话语权，并在章节开头

或末尾预述整个故事船毁人亡的结局，以此来彰显自己的预言能力，突出自己作为先知身份的与众不同，

合理化自己的独自幸存。 
小说中的叙述者在本文开篇就已经明确了是以实玛利，但视角人物并不一直都是人物以实玛利。赵

毅衡指出：“人物视角是一种权力自限，优点是能把叙述集中于一个人物的意识之中，这样就不必解释

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每一个人物的行为动机，但是当叙事者必须把某些人物的行为动机说清楚，而这

些人物却不是视角人物时，必须放弃人物视角的统一性，有目的、有安排的‘跳出’人物角色。([3]: p. 
150)”在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叙事逻辑中，作为先知的人物以实玛利，有能力了解小说人物的一切心理活动

与行动。自第三十六章埃哈伯在披谷德号众人面前立誓追杀白鲸莫比迪克后，第三十七章至第四十章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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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视角转向了全知视角，以戏剧的形式完整描写包括船长埃哈伯、大副斯塔勃克、二副斯德布在内的船

员们的语言动作与心理活动。按常理，整部小说都是以实玛利的回忆录，因此他并不可能清楚埃哈伯、

斯塔勃克、斯德布等人回到船舱后的行为与心理活动，但他仍然不惜牺牲叙述视角的统一性，以视角越

位来描写埃哈伯与斯塔勃克等人的独白，并将戏剧的表现手法运用至小说当中。也许实际上披谷德号的

船长与船员们的心理活动与行动与小说中描写的并不一致，但经过以实玛利的叙事改编，披谷德号的船

员们的人物形象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麦尔维尔在《白鲸》一书中大量地模仿了莎士比亚的语言，并

且在叙事的过程中完全采用戏剧的语言和形式来进行叙事，例如，在小说的第三十六章至四十章中，麦

尔维尔使用了大量的戏剧语言和戏剧技巧，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暗指。比如埃哈伯的独白就是采用的莎

士比亚式的无韵体，而读者则可以感受到莎士比亚语言的韵律和节奏。([7]: p. 49)”以实玛利在叙事中有

意以戏剧的方式增添这个悲剧故事壮烈悲凉感。  
以实玛利在叙述中赋予自己预言的能力，将自己先知化，同时也将披谷德号上的同伴们戏剧化为悲

剧中的主人公。故事的底本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沉船故事，但经过叙述者以实玛利创造性的重构，使本

故事成为了一个壮烈的悲剧，蕴含着浓重的宿命色彩。叙述者以实玛利尝试建构出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

故事里船毁人亡唯有一人逃生，都是命中注定。 

3.2. 失败的创伤疗愈——自我的消逝 

“未被成功融入创伤患者生命一部分的创伤记忆可被称为‘前叙述式’，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产生任何变化，同时它也不会泄露叙述者的情感，或它对创伤事件的认知，创伤记忆好似一系列寂静的

快照，或像一部默片。([2]: p. 289)”在以实玛利的叙述中，见到船长埃哈伯并知晓他会带领全船人一齐捕

猎白鲸莫比·迪克这个情节的前后叙述声音是不同的。在这段情节之前，以实玛利的叙述声音是连贯的，

人物以实玛利也牢牢守住了自己的话语权，除了第九章中全知视角入侵人物以实玛利的叙述话语，向受

述者告知在布道的最后神父长跪不起，以及在第十三章的末尾预述季奎格最终会随着披谷德号一同沉入

渺茫的大海之外，基本都是人物以实玛利自己的叙述声音。在前半部分也能够看到小说中多描写人物以

实玛利的心理活动，此时的人物以实玛利是生动鲜活的。但在见证船长埃哈伯发誓追杀莫比·迪克后，

随着披谷德号逐渐走向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人物以实玛利越来越守不住自己的话语权，叙述中不断出

现鲸类科普的离题，叙述者以实玛利入侵人物以实玛利叙述话语，全知视角入侵第一人称内视角，以实

玛利的自我感受描写越来越少。同时即使叙述者是经历过这场创伤性事件的以实玛利，读者也无法判定

在他的叙述中，包括船长埃哈伯、大副斯塔勃克在内的所有人的感受与动作是否真实。叙述者尝试通过

叙述故事，倾诉过去的创伤痛苦来治愈自己的创伤。创伤是否治愈的指标即为回顾创伤故事时，故事是

否只是单调的创伤记忆，抑或是充斥着创伤患者的个人情感。随着故事发展，以实玛利在逐渐接触到核

心创伤事件的过程中，叙事声音变得破碎，自我在叙述中逐渐消弭。 
小说中有两名角色同样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其一是船长埃哈伯，其二是船员比普。船长埃哈

伯在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断腿后便笼罩在复仇的怒火中，在他的叙述声音中，自我意识强烈存在。而船

员比普是在捕鲸中因为害怕而跳出捕鲸小艇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来救他。他漂浮在海上因而觉得全世

界都抛弃了他，受到了创伤冲击。自此后，比普的叙事自主性完全丧失，他开始用第三人称代指自己，

例如在第一百二十九章中，比普讲道：“各位先生，你们有否见到一个叫比普的人？一个小小的黑人孩

子，五呎高，面貌猥琐，行为怯懦！曾有一次从捕鲸艇跳下海去——见过他吗？没有！那好，再斟上，各

位上校，让我们喝上一口以表示对所有胆怯惜命的家伙的羞辱！”([6]: p. 544)在比普的叙述中，他自己已

经不再是比普，曾经的比普已经死在了他漂泊在海上无人救他的那天，如今的他只是一具空壳。有两位

创伤患者的对照可以看出，创伤后遗症患者要么是像埃哈伯一样充斥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奔赴毁灭，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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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比普一样自我分裂，失去自我。叙述中的以实玛利在后文故事中越接近船毁人亡的创伤事件，出场

就越来越少，读者所能感知到的以实玛利的自我也越来越少。无可否认叙述者以实玛利为治疗创伤诉诸

倾诉的尝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以实玛利并未成功恢复创伤记忆中的自我感受，相反，叙述中能看到以

实玛利的自我不断消弭，这也印证了以实玛利疗愈创伤只是徒劳。 

4. 总结 

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之一，梅尔维尔作品中的人物与叙事特征有丰富意蕴可供解读。本文结

合运用创伤理论和叙事理论，以《白鲸》中次要人物以实玛利的叙事者身份为切入口，分析小说文本中

独特的叙事特征背后遗存的创伤痕迹。本文首先阐明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四种症状，以叙述文本中的叙

事停顿以及自我抢话分别论证了以实玛利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其次本文抓住小说中预述的叙述手法，

论述了以实玛利疗愈创伤的叙事实践，即以实玛利将自己先知化，以此合理自己在灾难中独自存活的悲

剧事实。最后本文聚焦于叙事文本中以实玛利的自我丧失，通过与小说中其余两位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埃哈伯船长与船员比普的症状对比来论证以实玛利灾难后创伤疗愈失败。《白鲸》的叙事风格极为独特，

本文通过分析叙述者以实玛利在幸存后尝试诉诸倾诉创伤记忆疗愈心理创伤但却失败的历程，论证小说

独特叙事特征的合理性，丰富以实玛利人物形象。以实玛利不仅是灾难中独自存活的小说次要人物，更

是奠定了小说特有叙事风格的罹患创伤后遗症的小说叙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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